
好一 颗 透 明 的 心
——李佩芝 印 象

公孙 臼 杵

写李佩芝，实在也
难。

朋友劝我：李佩芝
么？莫写 了。有平凹 的
在前头，不 是 讨 苦 吃
么？

他说 的是，我笑 了。
但不是胆祛的笑，贾

平凹要为李佩芝散文集
作序，我是晓得的。朋
友们嘘 平凹 ：你把 佩芝
骂得 那么可爱，会引 得
多少小那子给她寄照 片
的，岂不害苦她？但
佩芝又从洛阳 抱回 来一
个散文奖 ，我受 编辑所
约，便不得不写。受人
之托 ，忠人之事，纵难
煞，也当 勉力 为 之 了 。

我以为佩芝的可爱
处，在她文章 的透 明 ，
而这文章 的 透 明 ，是她
透明的心 灵给 的 。

若说 她 的 文章 。我
顶欢喜 的 ，还 是那 “小
屋”。刚 看 到 小屋 ，

我打 电 话给她 ，说：“
恭喜 你 了，为 了你那
小屋”！她便在 电

话里 朗 朗 地 笑 ，说 ：
莫说 恭维话 ，说 了，也

不请你到我的小屋里去
喝杯茶的。我说 ，不是
为小屋 ，是为 “小屋 ”
那篇文 章 ，这 是 我 看
到你顶好的散文 了。她
更放声笑 了：是 么 ？我
也真的为 “小屋 ”高兴
哩。电 话里 ，我弄不
清是实在的小屋 ，还是
散文 “小屋 ”，但我已
明显 地感觉 到 了，她是
真心高兴 的 。没有一点
虚假 ，没有一点客套 。
也没有一点点骄妄 。我
似乎在电话里看见她那
颗透明 的心 了 。

她爱笑 ，凡认识的
人，全晓得而且记住 了
那笑声笑容 。那原 因 ，
不在于她笑得甜 ，而 在
于她的笑是 由 衷 的 ，人
们觉得她活得极快活 ，
这世界于她来 说 ，似乎
充满 了笑 。

但她也有 苦恼时 。
她和 同 办公室 的 同 事 ，
处得相 当 好 ，但一 些小
事，她却从不让人 。有
一回 ，为 拖地 的 事 ，她
竟和一 个 朋友大闹 了一
场，竟哭 了 ，哭得极伤

心，仿佛一个小孩儿心
爱的 洋娃娃被人抠掉 了
眼睛一样。事过之后 ，
她同我说 ，诉她吵架的
苦，诉着诉着 ，眼泪竟
又出 来 了，倒 使 我 大
笑了 一场，觉得她真是
个十二、三 岁的小女娃
娃，叫人不 晓 得 该 怎
样劝她 。

但无 论 笑 ，无 论
哭。她全是 实实在在地
真诚地去笑去哭的 ，人
们一眼就看 到她心里去
的。

这种透明 ，她毫不
保留地 写 进 了 她 的 散
文。在 “我 的 那 个 世
界”里 ，她写道：“我
承认 ，我 的散文真是我
哩！喜 、怒 、哀 、乐 ，不
掩饰 ，不勉强 ，活 脱脱
一个任性的 人儿。”于
是，《相 逢 在人生途 中 》
有一对没有 完 全 成 熟
的男女学生的 初恋 ，以
至于那一股 深情 引起 了
人们 百般的 同 情；《情
感》里有一位没有 留 下
姓名 和住址的旅伴 时 时
在脑海 中 泛起 ，忘不 了
那种毫不掩饰 、毫不戒
备的 倾诉 ，甚至想寄 他
一朵小黄花，《小 屋 》
里躲避社会风暴 的那 种

“安生”感 ，那种恬静
的享受 ，那种 虽有煤场
和纺织厂 的干扰下的 幸
福；《高 高 的 ，从这儿望
出去 》里用 面壁的 办公
桌对工宣 队略有顾忌 的
对抗和发 泄 ，以及 《呵 ，
母亲 》里依着母 亲膝盖
的留 恋 和 哭泣……实在
透明 得一 览无余 了 。

写到这里 ，我忽然
想起有一年 的迎春茶话
会，凑巧我同 她坐 在一
起，看 着桌子上堆满 了
的水果糖 和瓜子 儿 ，她
悄悄对我说：“我顶欢
喜吃 的 ，就是那 边的 松

子儿 了。”我开玩笑地
叫她拿个塑料袋来，同
她倒 了带 回 去吃，她果
然从兜里摸 出 花 手 绢
儿，叫 我 给她装 。那 花
手绢 儿太小 ，水果糖 和
松子儿一起 ，并 装 不 了
多少 ，她 却一 块块把 水
果糖全 拣出 来扔 在桌 子
上，当 众 扎 了 ，手绢 角 儿
放进兜 里 了。我笑 她 ：

“ 这一 包松子 儿 ，还不
值几块糖哩。”她 却笑
道：“喜 欢的 东 西 ，才
有价值哩。你不也有 你
喜欢的 么？”

其实每 回 开会 ，她
总找一个角 落 ，小声地
同几个朋友一起 闲聊 。
前不久省里成 立散文学
会，因 她散文 写得好 ，
被选上 了理 事，主席便
点她发言 。推 了几次 ，
推不脱 了，扩音器送 到
面前 ，她终于无奈地开
了口：“早上来时 ，确
是想说 几句 的 。可今天
早上下雪 ，雪大路滑 ，
不当 心跌 了一 跤，一肚
子的 话，全跌忘 了。”
引得全场一阵轰笑 ，她
便趁机溜下 了 台 。人家
以为 她 小 气 ，不 敢 在

大庭广众 间
讲话 ，其 实
不然 。那一
年省作协的
中秋联欢会
上。主持会
议者 点 名 叫
她上 台 唱
歌，她 当 真
挺着胸 走上
台去 ，唱 了
一首 《毛毛

雨》，不欲罢 ，又 唱 《走
在山 间 的小路 上 》，居
然博得 了满堂掌声 ，虽
红了脸 ，声 音可是 一 点
也不 曾 打 颤哩 。她为 什
么不 肯 上 台 讲话 ，却 又
肯上 台 唱 歌 呢？我 想
了，又想起她 《我的那

个世界 》里那句 话 了 ：
“ 不 掩饰 ，不勉强 ，活

脱脱一个任性的人 儿”。
她是随性之所 致而 为 之
的吧 ？她 说：“我 怕
别人陪 我 象 敬 神般 ，
我也象在押 犯 似的 ，极
不自 在。”那 台上的讲
话，当 是 恭敬得如 在押
犯了 吧？“在有意无意
中，……客 客气气的 互
相关照 中 ，漏 去 了许多
自然。”她还 说 。

自然 了，就 透 明
了。一个透 明 的人 ，一
颗透 明 的心 ，写 了许多
透明 的文章，这就是 李
佩芝。

笔走龙蛇

张汤 事 迹 补 遗

井谷射

　看 到 日 前 的 “陕 西 工人报 ”上 ，有一篇 “张
汤审 鼠”，文章 的 主题我 能 看 懂 ，说 的 是 对 子 女
因材 施教 的 问 题，我 完 全赞 成。我这篇 文章 ，绝
非唱 反调 ，说 的 是 另 一主题，特 此 声 明 。

话说也 是 这个 张 汤 ，后 来 成 为 汉 武 帝 的 大
臣。断 案 时 专 门 看 汉 武 帝 的 眼 色 行 事。汉武 帝 不
喜欢 的 人犯 了 罪 ，他就 交给一 向 判 罪 判 得很 重的
官吏 办；汉 武 帝要保 护 的 人犯 了 罪 ，他就 交 给一
向判 得很轻 的 官 吏 办 。所 以 ，他 办 案 子 最 合 汉武
帝的 心 意 ，而 又 不 露痕
迹。这可 以 算 是一种 高
级马 屁 了 。他 用 这个 办
法，专 杀 了 许 多 大 臣 。
大臣 们 人人 自 危 ，后 来
也联合起 来 陷 害 他。用 的 也 是拍 马 屁 的 办 法 ，让
汉武 帝对 他 起疑 心 ，怀疑 他 泄 露 经 济 情。报 给 商
人。狗 咬狗 的 结 果 ，张 汤 只 好 自 杀 了 。因 为 张 汤
自己 也 不 是个 好人 ，所 以 司 马 迁 在 史 记里 ，把他
写进 “酷 吏 列 传 ”中 ，酷 吏 者 ，辣手辣脚 的 官 吏
也。辣手辣脚 的 结 果 ，害 人 反杀 了 己 。

我讲 这件 事 ，不 是 为 张 汤 做 鉴 定 。平 心 而
论，中 国 封建 社 会 ，到 了 汉武 帝 手上 ，完 成 了 中
央集权，张 汤 也 是应 运而 生 的 人物 。汉 武 帝连年
用兵 ，国 库 空 虚 ，张 汤 把 盐 铁 买 卖 等 经 济权 力 ，进

一步 集 中 到 国 家 手里 ，虽 说是
为了 替 汉 武 帝 弄 钱 ，但 在 客 观
上，对 于 从经 济 上 进一 步 巩 固
中央 集 权制 ，也 是 有 功 劳 的 。
而且 ，老 实 说 ，拍 皇 帝 马 屁 的
事，责任 也 不 能 全 算 在 他一 个
人头 上。和 汉 武 帝 这 样 刚 愎 自
用的 皇 帝 相 处 ，也 实 在 不 容 易 ，一 句 话 不 中 意 ，
就会 丢 脑 袋 。不 拍 马 屁 日 子 也 不 好过。不 过 ，在

汉武 帝 手下 ，毕 竟 也还
有敢提 意 见 的 臣 子 ，例
如，汲 黯 就批评 汉 武 帝“

陛下 内 多 欲 而 外 施仁
义”，一 针 见血。范 文

澜氏 在 《中 国 通 史 简 编 》中 ，称 汉 武 帝 施行 的 政
治为 “多 欲政 治”，就 是 从汲 黯 的 话 中 引 中 出 来
的。两 者 一对 比 ，张汤 在 人 品 上 就 不 免 差 多 了 。

所以 教 育 子 弟，除 了 因 材 施教 以 外 ，也还要
从道德、人品 上施加 影 响。不 然 的 话 ，子 弟 今 后
倘没 有 大 成就 ，也就 罢 了 。如 果 出 了 名 ，上 了 历
史书 的 话 ，这 些 人品 上 的 污 点 ，也会被 记下 的 。
况且今 天 印刷 方 便 ，报刊 繁 多 ，记载 也详 明 ，说
不定 连 父母怎 么 教 育 他也会 写上一 笔 ，于 父母也
有所 不 便 的 。

前奏　（版 画 ） 张利 祥

不畏 贫 困 的 微 笑
一八六六年五月 五 日

的太 阳 刚 一升 起 ，照 亮
马克思的房子 ，卡尔 ·
马克思已 坐在写字 台旁
开始写作 ，他想尽早结
束自 己那 部写 了二十 多
年的 《资本论》。阳光
落在 日 历上，五月 五日
是那 样的 醒 目 ，引起 他
良久的注视 。是的 ，到 今
天自 己已整满50岁 了 。
他把手 边的工作轻推一
边，飘零异 国 的生活 在
记忆 中——闪现 。

“ 唉 ！卡尔 ，你是
名声鼎鼎 的 科学博士 ，
竟然如 此 贫 困 ，你 竭
力做着使全人类 幸福的

事，可 自 己 却没有 丝毫
的幸福 ，你 始终如 一 ，
不改初衷 ，难道还 要继
续苦此一生……”妈妈
的话响 在耳边 。

卡尔伤感地笑 了 。
多少年 来 生 活 异

国，因 信仰共 产 主 义
在全球必然胜利 ，德 国
政府不允许 他在 自 己的
祖国 生存 ，连同 他的 妻
子和孩子 。生 活的 负担
沉重地压着 他 ，生存的
义务逼 迫他卖掉 了睡 眠
的床板换取 面包而不得
不睡 在 地 板 上 。

卡尔 深情地想着 时
时刻 刻永远 帮助 自 己的

妻子 ，他 的 事 业 是 妻子
的事业 ；他的理 想是 妻
子的 追 求——《资 本
论》的 诞生 。

他无限感 激地 想着
始终如 一 帮助 他 实现 这
一理想的 恩 格斯 ：为 了
我能够 写完《资本论》，
恩格斯还 不到二十 岁 ，
就进 了 他父亲 的工厂 ，
为了给我们 寄钱 ，他不
得不把 美好的年华 付给
了最 厌 恶 的工作 。

卡尔想着 想着 ，竟
连妻子 燕妮 走进房 间 也
没有 丝毫 觉 察 。

“ 生 日 好 ，亲 爱
的！”——燕妮 安 祥地
祝贺着 ，吻 着 马 克思 宽
广坦荡 的 前额 。

“ 在生活 中 我找 到 了
世界上最 罕见最 珍贵 的
幸福 ，那 就 是 你真 正的
爱和 我那 真 正 的朋友 恩
格斯。”卡 尔 对 妻子 深情
地说 着 。

刘圣 民

译自 苏 《时 代 》

唐园 吴树 民

孩提 时代 ，梦寐 以
求的 ，就是 每逢五月 端
阳，拽 着大人的衣襟 ，
去三原城北十 里处 的 东
里堡 游花 园 。

这座花 园 是唐代李
靖修建的 ，当 时称李 氏
园，后人称唐园 。俗称
东里唐 园。唐代著 名诗
人张籍游此 园后 ，曾 笔
走龙蛇 ，写下 “三原李
氏园 宴 集 ”。赞 美 ：

“暮春天早热 ，邑居苦
器烦。言从君子乐 ，乐
彼李 氏 园；……”
　清康 熙年间 ，黄州

知府李彦 瑁重修。历经
沦桑 ，园归刘 氏。园 主
人定名 “半耕 园”，并
由清代著 名 书 法 家陕西
督学吴大激篆书 “半耕
园”三字 ，刻石嵌于园
门。由 此唐 园成为渭北
驰名 的古园林 。

唐园 面 积 四 十 八
亩，接近半顷 ，故又称

“半顷 园”。园 内有读
书馆 、转 角 楼 、妙 香

亭、挂云楼 、益清 阁 ，
还有 假 山，鱼 池 、石
舫、关 中 八景缩影等建
筑。仿 《红楼梦 》大观
园之布局 ，取苏 杭 园 林
艺术之 奇 巧。亭 台 阁
榭，溢光流彩；奇卉异
草，四 时生香；翠竹成
林，紫藤垂 瀑 ；假山 蜿
蜒，隧洞如 同 迷宫；怪
石嶙 峋 ，错 落 别 有 意
趣；红鲤荡 波 ，莲蓬点
首；挺拔的 白 杨 ，婀娜
的垂柳 ，把整个花 园点
缀得异常秀丽 。

端阳 这
天，四方游
人，游 园 赏
花，摩肩 接
踵，络绎不
绝。老人手
拿一束艾条，

意在避妖
除邪。孩子
们穿着漂亮
的新 衣 ，追
逐嬉戏。男
女老少都按 自 己各 自 的
爱好 ，佩戴 着 串 串 香
包。香 包 内装有香药 ，
外用 五色丝线扎缠 ，式
样有 灯 笼 、粽 子 、小
兔、小猫 、胸挂红裹肚
的小人儿……。更有趣
的是：姑娘 们常把 香包
做成心形 ，但常遭到 小
伙子们的掠抢。抢去香

包，不会挨 骂 ，倒 会逗
得姑娘 们多 情 的 目 光 。

园内 东南 角 ，竹 林
深处 ，有 革命先 烈史可
轩的墓地。清 明 时节 ，
常有 学生们成群结 队献
花悼念 。

一九一八年 （民国
七年 ），园主人 家业衰
败，将此园 售 予 靖 国

军。此 园 一度 改名 “靖
国公 园”。靖 国 军 总 部
设在三原县城 ，但 因此
园风光迷人 ，靖 国 军 总
司令于右任常 来此 园运
筹帷幄 ，制 定方略 。

一九三〇年 ，杨虎
城将军 主持陕政 ，为维
护此园，曾 拨 专 款 修

茸，增 建前 门 楼 和 后 西
楼。

— —九三七年二月 九
日，为 稳 定 “西 安 事
变”后 的 全 国政局 ，周
恩来 等 中 央负 责 同 志 ，
不畏 艰险 ，从西 安穿过
重重 关 卡 ，临此 园 和杨
虎城将 军共商抗 日 与 军
国大事。

赤橙黄绿青蓝紫
刊头设计　赵君 豪
本版 编辑　杨 乾坤

每周一谜

黄开 林
以古为 鉴

　（出版名 词二 ）
上期谜面，嫦娥应
＃＃灵药。

谜底：“爱在人间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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